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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建松

““西西施施越越溪溪女女，，出出自自苎苎萝萝山山。。秀秀色色掩掩
今今古古，，荷荷花花羞羞玉玉颜颜…………””李李白白的的这这首首《《咏咏
西西施施》》，，让让西西施施的的美美传传闻闻于于天天下下。。西西施施之之
美美，，是是外外在在美美和和内内在在美美的的结结合合。。在在诸诸暨暨人人
心心目目中中，，西西施施就就是是一一位位具具有有““大大美美””精精神神
的的女女子子，，重重情情重重义义，，舍舍身身救救国国，，最最后后让让越越
国国走走出出迷迷惘惘、、走走向向强强大大。。一一个个人人的的美美影影响响
了了一一段段历历史史。。透透过过吴吴越越纷纷争争的的历历史史烟烟云云，，
我我常常常常胡胡思思乱乱想想——— 如如果果没没有有西西施施，，不不
仅仅是是一一部部吴吴越越历历史史要要改改写写，，整整个个中中国国历历
史史的的走走向向也也许许不不同同于于现现在在…………为为了了弘弘扬扬
西西施施这这种种““大大美美””精精神神，，在在寸寸土土寸寸金金的的城城
市市之之南南，，靠靠近近西西施施浣浣纱纱的的苎苎萝萝山山，，诸诸暨暨开开
始始了了西西施施故故里里的的建建设设。。

西西施施故故里里是是一一个个很很特特别别的的景景区区。。特特
别别之之处处在在于于，，景景区区不不是是区区域域独独立立的的，，而而是是
沿沿着着浣浣纱纱江江两两岸岸铺铺开开的的。。坐坐船船行行驶驶在在浣浣

纱纱江江上上，，江江之之西西是是苎苎萝萝山山下下的的西西施施殿殿，，江江
之之东东是是金金鸡鸡山山下下的的西西施施故故里里，，其其实实都都属属
于于西西施施故故里里景景区区。。

8800 年年前前，，郁郁达达夫夫记记述述过过自自己己到到西西施施
殿殿一一游游的的见见闻闻：：““苎苎萝萝山山上上进进口口处处有有‘‘古古
苎苎萝萝村村’’四四字字一一块块小小木木牌牌坊坊，，进进去去就就是是西西
施施庙庙，，朝朝东东面面江江，，南南面面新新建建一一阁阁，，名名北北阁阁，，
中中供供西西施施石石刻刻像像一一尊尊…………””而而若若郁郁达达夫夫
重重游游西西施施殿殿，，便便会会找找不不着着北北。。西西施施殿殿重重新新
返返修修后后，，现现在在一一走走进进大大门门，，便便见见到到右右侧侧的的
古古越越台台，，上上层层供供奉奉着着越越王王勾勾践践和和他他的的两两
位位谋谋臣臣文文种种、、范范蠡蠡，，下下层层是是““西西施施行行””故故事事
展展馆馆。。放放眼眼一一周周，，碑碑廊廊、、红红粉粉池池、、沉沉鱼鱼池池、、

先先贤贤阁阁等等景景点点，，殿殿小小景景多多，，弹弹丸丸之之地地集集西西
施施行行迹迹、、传传说说于于一一体体。。穿穿行行在在精精心心设设计计的的
路路径径，，处处处处有有西西施施影影子子。。出出门门从从浣浣纱纱亭亭逐逐
级级而而下下，，就就到到了了西西施施浣浣纱纱过过的的浣浣纱纱石石，，王王
羲羲之之手手书书的的““浣浣纱纱””二二字字赫赫然然在在目目。。浣浣纱纱
石石卧卧听听浣浣江江水水声声 22550000 年年，，捣捣衣衣声声远远去去
了了，，江江堤堤杨杨柳柳树树上上蝉蝉鸣鸣却却长长嘶嘶不不已已。。

隔隔着着平平缓缓北北流流的的浣浣江江，，便便见见到到对对岸岸
一一座座叫叫金金鸡鸡山山的的小小山山，，绿绿树树氤氤氲氲，，村村落落宛宛
然然，，此此处处便便是是西西施施故故里里。。西西施施故故里里景景区区是是
开开放放式式的的景景区区，，这这个个缺缺口口便便是是景景区区入入口口。。

一一进进入入口口，，苎苎萝萝东东路路上上的的滚滚滚滚车车流流、、喧喧嚣嚣
人人声声，，就就被被隔隔断断了了。。

沿沿着着古古越越街街往往里里走走，，店店铺铺多多是是诸诸暨暨
特特产产，，如如珍珍珠珠、、香香榧榧，，但但更更值值得得关关注注的的是是
在在墙墙壁壁上上画画着着诸诸暨暨风风俗俗、、古古越越历历史史。。一一路路
走走，，一一路路看看，，潜潜移移默默化化中中感感知知着着历历史史，，感感
知知着着诸诸暨暨。。走走出出古古越越街街，，是是乡乡村村道道地地，，环环
顾顾一一周周，，可可以以看看到到荷荷花花池池、、古古戏戏台台、、古古村村
落落、、四四眼眼井井、、郑郑旦旦亭亭、、郑郑氏氏宗宗祠祠等等。。郑郑旦旦就就
是是和和西西施施一一起起赴赴吴吴的的美美女女，，名名气气被被西西施施
压压下下去去了了，，四四眼眼井井据据说说是是两两大大美美女女照照水水
比比美美之之地地。。你你也也许许觉觉得得在在西西施施故故里里种种植植
荷荷花花 ，，不不过过是是江江南南常常见见之之景景 ，，那那就就错错
了了————西西施施历历来来被被称称为为““荷荷花花女女神神””呢呢！！

其其实实，，如如果果时时间间宽宽裕裕，，我我建建议议你你还还可可

以以走走得得更更远远一一些些。。再再往往南南走走，，有有白白鹭鹭出出
没没，，亭亭阁阁时时现现，，那那就就是是西西施施滩滩湿湿地地公公园园。。

据据说说西西施施赴赴吴吴国国过过此此地地，，鱼鱼群群都都来来送送行行，，
江江面面是是白白花花花花的的鱼鱼身身，，晃晃得得天天地地清清明明。。你你
还还可可以以爬爬爬爬金金鸡鸡山山，，当当然然我我建建议议你你还还是是
先先看看看看山山脚脚的的诸诸暨暨三三贤贤馆馆，，感感受受明明朝朝三三
位位文文化化大大师师杨杨维维桢桢、、王王冕冕和和陈陈洪洪绶绶的的人人
生生；；再再沿沿山山走走进进范范蠡蠡祠祠，，可可以以膜膜拜拜被被誉誉为为
春春秋秋战战神神和和商商圣圣的的智智慧慧；；接接下下来来，，你你去去山山
顶顶看看看看佛佛塔塔，，一一览览西西施施故故里里景景区区和和西西施施
殿殿景景区区，，天天空空晴晴好好之之时时，，你你或或许许可可以以看看见见
整整个个诸诸暨暨老老城城区区，，感感慨慨 22550000 年年时时空空的的变变
迁迁呢呢。。

西施故里存“大美”

本报记者吴光于

6 月的微风轻抚过波光粼粼的彝
海，密密的树林发出阵阵低语。52 岁的
沙马里姑仰头望着面前的彝海结盟纪
念雕塑，入了神。阳光照在他饱经风霜
的脸上，一道道皱纹犹如黑色大地上纵
横交错的沟壑。

“这是我爷爷。”他手指的方向，是雕
塑右侧一位身披“查尔瓦”(彝族披风)的
彝族汉子形象。仔细辨认，眉眼间，他们竟
有些相似。

1935 年 5 月，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
军途经凉山冕宁。彝海畔的“歃血为盟”
使红军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
追堵截。在彝族兄弟的沿途护送下，红
军队伍顺利穿过密林，最终强渡大渡
河。雕塑右方的男子、沙马里姑的爷爷，

便是 82 年前见证这一伟大历史瞬间、

为刘伯承和小叶丹主持结盟仪式的“红
色毕摩”沙马尔各。

与“神”对话

“毕摩”，在彝语里的字面之意是“有
知识的长者”。他们是彝族传统社会中
知识最渊博的人，也是诸多重要仪式的
主持者。认为万物有灵的彝族群众相
信，“毕摩”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身份
如同祭司。

然而，面前瘦削、黝黑的沙马里姑
看上去并不像一位学富五车的智者，更
像一位普通的农民。他的汉语里带着浓
浓的彝腔，常常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彝
语。

他已经当了 27 年“毕摩”，主持的
祭祀仪式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场。

沙马里姑 20 岁时才跟着师傅学
习，“虽然学了 5 年，其实也只能学点皮
毛，比起师傅和爷爷，我差得太远了。”
他说。

“有些家里‘不清净’的来找我去做
个仪式消灾避难；有生病的会来找我占
卜，看看应该去什么方位求医；家里有
远方归来的亲人，会请我去祈福；有人
远行，也会请我去祈祷平安顺利；婚丧
嫁娶，老百姓会找我算日子……”

祭祀仪式正式开始前，沙马里姑会
先在院坝里升起火堆。“升起的青烟会
告诉‘天神’，这里将有一场祭祀。”随后，
他进入堂屋，在火塘边坐下，开始念经。

沙马里姑珍藏着一本经书，那是一
部从爷爷手里传下的老古董。纸张已经
泛黄，又薄又脆，稍不注意，一些书页就
散落下来。当年，家中许多的经书毁于
“破四旧”和十年浩劫，只有它和两件法
器——— 铃铛和形似竹筒的“维土”保存
了下来。

18 年前，沙马里姑重新誊抄了一遍
经书。“老的经书上很多是古彝文，这些
文字只有‘毕摩’才能看懂，我誊抄的时
候把古彝文改成了现代彝文，便于以后
的子孙读。”他说。

如今，老经书卷在一个棉布袋里，
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家里的“菩萨柜”中，
并不轻易示人。

沙马里姑说，念经的时候，如果用
手指着经书是“大不敬”，如果非要指着
读，须用一个形似扇子的法器“奇柯”。

祭祀正式开始时，他左手持“维
土”，一边念经，一边在右手上磋磨。

“这些经文内涵丰富，有许多是关
于人、动物、植物的起源。彝族文化与祖
先崇拜密不可分。经文中饱含着彝族先
民对世界最早的认识。”中国民族语文
翻译局彝文翻译室二级译审王昌富解
释说。

经历了上百年风霜的“维土”黑得
发亮，沙马里姑依然继承着古老的传
统，在祈福时，对着每个成员念上一段
经文，“让每个人的灵魂归位”。

如果是一场家人远行，求平安的仪
式，沙马里姑会让这户人家准备一只公
鸡。

念经完毕后，他先用刀把敲打鸡头
3 下将其击昏，再用刀刃压着鸡舌，从嘴
部切开，放出鸡血。随后再继续念经，整
个过程将持续一个小时。

“不同的仪式会用到不同的祭品。
如果要为生重病的人‘续命’，就要用到
更大的祭品，比如羊或猪。”沙马里姑
说。

“为老百姓消灾避难、求福祈愿是
‘毕摩’的职责，无论富贵贫穷，只要有人
来请，就必须去。”沙马里姑说，“算好了
日子，不管刮风下雪，必须准时赶到。毕
摩‘作毕’不是做生意，报酬是随意给的，
信义最重要。”

沙马里姑更在意别人对他的尊重。
“10多年前，一家人从昭觉县专门到彝
海来请我去送祖灵，直到现在，他们看
到我，都要给我买酒喝。”他笑着说。

现在的彝海村，家里有老人的家庭
一年多少还会请上几次“毕摩”，传统的
民间信仰至今深植于乡土中。在村民阿
尔约子莫看来，“毕摩”既有学问又能帮
助自己，生育、婚丧、疾病、节日、播种，生
活中处处离不开他们。“如果没有‘毕摩’，
我和家人就得不到祖先的庇护。”她说。

“就像汉族人在老人去世后要烧纸
钱、披麻戴孝一样，彝族老人走了，一定
要有‘毕摩’为他(她)诵经，这不能完全
归结于‘迷信’，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的
保持。只有念了经，儿女才算尽了孝，送
老人的灵魂回家了。”彝海村党支部书
记马强说。

半路出家

32 年前，在家人的共同决定下，沙
马里姑被选定为继承“毕摩”事业的传
人。

起初，他是不愿意的。“那时候已经
是上世纪 80 年代了，对这些老东西不
太感兴趣。”

在过去，“毕摩”家族选定的传人往
往七八岁时就要送去学习。沙马里姑 20
岁才起步，算是“半路出家”，但他拗不
过母亲的劝说。

那一年，彝海村已经开始实行“包产
到户”。有一段时间，家里分到的 5 头山
羊陆续死掉，母亲和大哥也久病不愈。找
到一位老“毕摩”占卜之后，老人说，沙马
家的后代应该有一位去当“毕摩”。

1985 年冬天，刚过完彝族新年，沙
马里姑告别了家人，先坐上两个钟头的
客车到了石棉县，又走了 6 个钟头的山
路，来到了农场乡(今新棉镇)海拔 2000
多米的老熊顶。

那里居住着他的师傅，一位远近闻
名的大“毕摩”——— 75 岁的沙马马海。

老人与沙马里姑的爷爷是堂兄弟。
1935 年，他们共同见证了彝海畔的结
盟。后来，沙马马海还一路为红军担任
向导，在彝海与安顺场之间的深山密林
中往返了 8 天 8 夜，最终将红军安全送
出彝区。

拜师学艺的日子很苦。沙马里姑白
天要帮师傅家干农活，种地、砍树、背
柴……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走上两
公里的山路，背水回家。

农活干完后，才是真正的学习时
间。

“最初，师傅教的不是经书里的内
容，而是一些做人的道理。”柴火噼啪作
响，沙马里姑目不转睛地看着火苗，陷
入了回忆，“心中装廉耻，道德品行端。”
至今，他还对当年火塘边沙马马海讲述
的彝族传统家训《玛牧特依》中的字句
记忆犹新。

后来，师傅开始教他读经书。“家里有
四五十册书，师傅全都倒背如流，他是一
位真正的大‘毕摩’。”

从语言文字、天文历法、药学医学、
风俗伦理、社会历史、占卜打卦再到各
种咒语……跟着师傅父子俩，沙马里姑
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着知识。每当有人
邀请沙马马海去“作毕”的时候，他也会
跟着去学习观摩。

那些意义深奥的经书陪伴他度过了
一个青葱少年最宝贵的时光，“学习、接
触深了，不再认为这些是没有用的老东
西，一点都不后悔去老熊顶，所有的辛苦
都值得。”虽然儿时没有机会接受更多教
育，拜师学习的日子却为沙马里姑打开
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永远地改变
了他的人生。

5 年后，除了大型的红白喜事仪式
外，“毕摩”应当具备的本领他基本都学
会了。再回到彝海老家不久后，沙马马
海便离开了人世。“我难过极了，他一
走，带走了好多还没来得及教我的知
识。”沙马里姑说。

千百年来，大凉山的一代代“毕摩”
沿袭着“口口相传”的传统，所有的知识
都只在师傅和徒弟之间口头传承。除了
经书，老“毕摩”在生前写下的东西会在
他去世时一起被烧掉，“和他一起回到
祖先的地方”。

“爷爷、父亲、师傅，当了一辈子‘毕

摩’，传到我这里，我也必须把这条路走
下去。”沙马里姑下定了决心，不能辜负
家族血脉赋予的这份神圣职责。

“一天当了‘毕摩’，一辈子都要当‘毕
摩’。”他说。

坚守家园

沙马里姑居住在彝海村一组，家里
的房子是十多年前盖的，家里陈设简
单，是凉山农村再普通不过的家庭。

自上世纪 90 年初以来，村子里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山村。“当我跟着
师傅学习的时候，出门‘作毕’，基本都是
些婚丧嫁娶占卜打卦的仪式。后来出去
的人越来越多，请我去祈福的多了起
来。”他说。

近几年，彝海村出了好几个大专
生，这些人家也会请沙马里姑去“作
毕”。

在过去，作为百姓生活中的“必需
品”，“毕摩”通过收取“毕筹”，往往家庭
富裕。然而，如今的沙马里姑的家境在
村里只能算中下水准。

近些年，找沙马里姑“作毕”的人越
来越少了。事实上，彝海村历史上有 5
个毕摩家族，如今还在从事这一职业的
只有两名。

不光在彝海，整个大凉山的“毕摩”
都面临着现代生活的冲击。“人口的迁
移使得一些‘毕摩’在乡村里渐渐失去了
‘生意’，不得不以寻求新的途径维持生
计。”王昌富说。

在美姑、昭觉等地，一些“毕摩”甚
至到医院门口摆摊。

可是沙马里姑不愿出去摆摊，他
说，“毕摩”一定要守着自己的家园。

最近几年，彝海村的一些村民跟着
工头远赴青海格尔木摘枸杞，两个月就
能挣 8000 元。

“眼看着别人家的日子一天天过得
好了，我家里一直没有什么改善，心里
也很羡慕他们。可我是‘毕摩’啊，如果我
都去外地了，堡子上的老百姓要‘作毕’
怎么办呢？”他说。

在没有人请他“作毕”的日子里，他
就安静地在家种地。

沙马里姑家有 6 亩地，种着土豆和
玉米。去年，地里的收入不到 4000 元。
他和妻子偶尔会在家附近打些零工，补
贴家用。

老实、厚道、爱帮忙是村子里的居
民对他的印象。村子里哪家要是起了什
么纠纷，也会请他去调解。

“‘毕摩’一定要有正义感。这一点，在
我们家族是代代相传的。”沙马里姑说，
即使他现在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也绝不能辱没了祖上的赤诚和侠义。

“爷爷既是‘毕摩’，也是木匠，还是
‘德古’。”沙马家的人并不时时将祖辈的
光荣历史挂在嘴上，但一旦讲起来就滔
滔不绝。

“德古”是彝族社会的事务调停人，

相当于如今的仲裁员或人民调解员。正
是由于这个身份，1945 年，沙马尔各在
一次调解纠纷的过程中，因双方起了争
斗，他被意外打死。

“他到死都在等待红军回来。”82 岁
的苏久克的莫是沙马里姑的母亲、沙马
尔各的儿媳，谈起往事，苍老的脸上跳
跃着灵动的表情。从她蓝黑相间的百褶
裙和红玛瑙串成的头饰上，依稀还能看
到大凉山的往昔岁月，“彝海结盟后不
久，听说红军在大渡河畔被刘文辉的部

队围困，沙马尔各曾专门去寻找过红
军，最终无功而返。”

爷爷是全家的骄傲，父亲也是。
沙马里姑的父亲沙马嘎嘎也是一

位“毕摩”，他生前还是彝海村一个组的
组长，平日里要为乡亲们的许多琐事奔
忙。

1969 年，彝海村遭遇雹灾，庄稼颗
粒无收。沙马嘎嘎在为乡亲们驮粮食的
路上被马一脚踢中肚子，不治身亡，留
下 4 个儿女和怀着 4 个月身孕的妻子。

“过去几十年，家里经历了太多苦
难，但我们坚韧得就像山上的野草，再
大的风都吹不死，再大的雪也冻不死。
这是祖祖辈辈留下的精神。”沙马里姑
说。

“父亲死后，妈妈和大姐是家中唯
一的劳动力，为了把粮食省下来给我
们，妈妈常常靠喝白菜汤填肚子，干活
时常常晕倒。”沙马里姑的记忆中，小时
候天天盼着能吃一口白米饭。绝大多数
时候，他们是靠土豆、四季豆、野菜、野
果和玉米糊度日。“四季豆上撕下的筋
都舍不得扔掉，要切碎了煮着吃。”

“现在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年轻
人觉得‘毕摩’是封建迷信，但是还是有
老百姓信，只要还有人需要我，我就不
会离开。”沙马里姑说。

“毕摩”世家的彷徨

如今，除了嫁到外乡的大姐，沙马
家的男丁都居住在彝海。虽然是毕摩
世家，但全家至今没有定下一位“接班
人”。

大哥沙马克姑在彝海小学当了 20
多年炊事员。

二哥沙马依姑是彝海纪念馆的管
理员，30多年来，一直守护着彝海结盟
圣地。

四弟沙马薯姑，是彝海村一组的小
组长。按照传统，由他照顾母亲苏久克
的莫。

兄弟四人有着一个共同的遗
憾——— 没能坚持把书念完。

“家里 5 个孩子，只有二哥读到了
初中。每个人都很想念书，但是家里实
在是供不起。我那时是班里的第一名，
辍学时哭得很伤心……”沙马里姑说。

虽然当“毕摩”挣不了什么钱，但这
些年，沙马里姑硬是靠夫妻俩在附近打
零工和举债，供出了 3 个大学生。儿子
学医，两个女儿分别学习初等师范教育
和会计。

“下一辈一定要懂文化，我们就是
没有读过什么书，现在已经过气了。”沙
马里姑说。

记者去采访的当天，沙马薯姑的三
女儿正参加高考。沙马里姑有点坐立不
安。“娃娃紧张，我也紧张。”

“考试前为孩子‘作毕’了吗？”记者
问他。

“没有，高考还是看平时功夫。这次如
果考不上本科，就要复读。”沙马里姑说。

沙马里姑说，这些年，他渐渐明白，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能依靠“作毕”解
决的问题。“人要相信科学，但是传统也
不该丢。”

不久前，他患上了面部三叉神经
痛，为此也专门请过其他的“毕摩”来“作
毕”，可惜并不管用。最终，他跑了 3 次
成都的医院，亲戚们一起凑钱，做了伽
马刀手术。

将来谁继承“毕摩”事业？沙马四兄

弟商量了多年都没有结果。如今他们的
孩子再加上孙辈，一共有 10 个男丁。可
是这些男孩们都对当“毕摩”不感兴趣。
虽然都多少认识一些彝文，但没有一个
能达到沙马里姑的水平。

“年轻人不愿意学‘毕摩’，因为要学
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职业要从儿童时代
就耳濡目染。如今，绝大多数的群众和
‘毕摩’家庭早就发现了孩子上学的重要
性，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毕摩’按照古
老方式传承的空间越来越小。加之过去
很长时间中，人们习惯性地把‘毕摩’文
化简单归结于封建迷信，导致了年轻一
代对它产生了抵触。与此同时，随着农
村社会与外界交流的不断加强，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向往着外面的生活，宁愿打
工也不想去学‘毕摩’。”西昌学院彝语言
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何刚说。

“将来，家族里的孩子们如果能上
大学，就让他们走，上不了大学、找不到
正经的工作，一定得有一个来学‘毕摩’。
如果他们都有出息，实在没有人愿意
学，至少要把先人的老古董保存好、传
下去。”沙马里姑说。

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
认为“毕摩”文化博大精深，应该由最优
秀的后代继承。另一方面，面对世俗的
生活，他越来越感觉到这一古老职业的
式微。

这些年，为了供孩子读书，沙马里
姑借了 2 万多元外债。他盼望着，孩子
们大学毕业后，能成为县城里“拿工资”
的人，不再过这种窘迫的日子。

“‘毕摩’把尊严看得至高无上，如果
连保证基本生活的尊严都得不到保证，
又将如何传承？”王昌富感叹。

作为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一代彝族
青年，出生在冕宁农村的李雪峰觉得，
“毕摩”文化的传承，不能单纯依靠民间，

还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抢救性保护。

“‘毕摩’文化的老传统是口口相传，
知晓这些珍贵内容只有他的子孙。一旦
失去传承人，‘毕摩’文化就会断代。”他
说，“如果要抢救它，一些诸如‘传男不传
女’、不传‘毕摩’家族之外的人等老规矩
就须要突破。”

李雪峰仍记得小时候那些活跃在
村里的“毕摩”。“他们懂古彝文，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会观星象。彝族的十月太
阳历能够保存与‘毕摩’息息相关。千百
年来，他们对星象、气候的变化规律有
着敏锐的洞察力，推算的结果能与科学
结论一一印证。在过去，‘毕摩’还类似于
史官，一切大事都是通过他们来记载。”
他说。

一些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学者也
指出，当下人们还应转变思想观念，对
“毕摩”的认识，应该更多地看到其文化
的价值。“你看，隔壁的东巴文化就在为
丽江的老百姓谋福，我们的观念一定要
改变。”王昌富说。

如今的彝海村家家通电，组组通
路。过去 10 年中，村里的人均收入从
700 元提高到 3750 元。

过去两年，全村完成了 98 户贫困
户的脱贫工作，今年最后 13 户要全部
脱贫。“现在的村里就是最穷的人都比
过去的黑彝贵族过得好。”沙马里姑的
母亲说。

去年年底，解放军战略资源部队启
动了对彝海村的定点帮扶，计划未来 5
年中每年投入 200 万元，把彝海村打造
成一个集红色文化和民族风情为一体
的特色村，让全村老百姓吃上旅游饭。

面对日新月异的家乡，沙马里姑常
常憧憬着游人纷至沓来的景象。他这辈
子最远只去过成都，但他希望，未来会
有更多的人能来到村里。“作为爷爷的
孙子，我想跟他们讲讲彝海结盟和‘毕
摩’的故事。”

沙马里姑并不奢求有朝一日自己会
成为被重视和保护的对象。他说，“毕摩”
的职责就是坚守传统、守望乡土、服务乡
邻。“几千年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望着远方，眼里印着雅西高速川
流不息的汽车灯光，如同夜空中划过的
流星。

“毕摩”后代的坚守和彷徨

他是大凉山一位“毕摩”。他的爷爷在 82 年前曾在彝海畔主持“歃

血为盟”，使红军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

现代生活的冲击，使得这一古老职业的式微在所难免，但他并不奢

求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被重视和保护的对象。他说，“毕摩”的职责就是

坚守传统、守望乡土、服务乡邻

▲ 6 月 8 日，沙马里姑正在展示爷爷沙马尔各留下的“传家宝”。摄摄影影：：刘刘时时堃堃

捉错园
秦殿杰

((447711))
““饿饿俘俘遍遍野野很很凄凄惨惨””**，，
““饿饿俘俘””二二字字是是错错词词；；
饥饥荒荒战战乱乱死死人人多多，，

正正写写是是““饿饿殍殍遍遍野野””**。。
**““饿饿殍殍””，，指指饿饿死死的的人人，，不不能能写写
作作““饿饿俘俘””。。““殍殍””““俘俘””发发音音不不同同
层层次次义义有有别别。。

((447722))
““那那山山村村十十分分肖肖条条””，，
““肖肖条条””之之““肖肖””是是别别字字；；

寂寂寞寞、、冷冷落落无无生生气气，，
正正写写应应当当是是““萧萧条条””**。。

**萧萧索索、、萧萧瑟瑟，，不不能能写写成成““肖肖索索、、
肖肖瑟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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